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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与1960年奥运冠军罗勃特·斯汉夫莱卡特兹（Robert Shavlakadze）握手并同场竞技

一个跳高教练的生涯
作者：杨文永

（上接本报9月14日第B4版）

5、新任务，新起点，新生活
1957年6月上旬，苏联迪那摩俱乐部

（Dynamo Club）的田径队来沪访问。该
队有一名男子跳高选手名叫罗勃特·斯汉
夫莱卡特兹（Robert Shavlakadze），是苏
联格罗齐亚人，身高一米八六（我的身
高仅一米七六），1933年出生，比我大两
岁。他留着八字形的小胡子，看上去很
神气。比赛定于1957年6月7日下午2点在
虹口体育场举行。领导决定派我及上海另
一位业余选手程某一起迎战这位来自“苏
联老大哥”的顶尖选手。田径比赛规则规
定：凡单项比赛，如破记录，必须要有两
人以上的选手同场比赛，该记录才予于承
认。比赛那天，天气晴朗，上海的初夏并
不算太热，是一个很适合于比赛的好天
气。由于是国际比赛，虹口体育场还专门
组织了附近的中小学生来观看比赛，为双
方的运动员加油助威，营造良好的比赛气
氛。此外，体委还专门为参赛的运动员及
教练员每人发了一套深红色的羊毛运动
服，作为上海队的队服。在那年代用羊毛
面料制作的运动衫是很罕见的，其价格自
然不菲。可惜比赛完后，必须归还给体委
保管室。我是首次与外国选手比赛，也是
第一次在这么多观众的注视下参赛。人群
发出的震天动地的欢呼声和掌声大大地激
发了我对比赛的渴望，更增强了我迎战强
大对手的勇气和决心。我内心异常亢奋，
好像从未曾有过那么强烈的比赛愿望。在
比赛前试步点的过程中，我发现过去常用
的助跑明显太短。试了好几次后我才确定
下来，但比过去常用的助跑足足长了一米
（三只脚长）。我在那天的比赛中，共三
次创造了上海市室外新记录：一米八三、
一米八五和一米八七。最后我要求把横竿
加至一米九一，向新的全国记录冲击，但
三次挑战都失败，最后获得第二名。我的
对手罗勃特用当时最先进的俯卧式，很轻
松地跳过了一米九一和一米九五，获得了
冠军。（他在二米的高度上三次失败。）

比赛后的第二天上午，体委举办了
座谈会，目的是让我们能有机会向苏联的
优秀选手学习更多的宝贵经验。我通过翻
译向罗勃特请教：“今后我该向哪方面努
力才能更快地提高成绩？”他很直率地告
诉我：“你应该把剪式的过竿姿势改为俯
卧式的姿势过竿。因为人体用俯卧的姿势
俯卧在横竿上的重心，比用坐着的姿势在

横竿上的重心要低15公分以上。（我所采
用的从中间过竿的姿势根本不能称为地道
的剪式，我既没有在空中做完180度的转
体，在竿上更没有做转身、压肩的动作，
从而让身体的重心更接近横竿。所以罗勃
特才会说我是用坐着的方式去过竿的。）
听了他的意见之后, 我不仅没有沮丧, 反而
高兴，说明我还有不少的提高空间。我满
怀信心，抱着殷切的期待接受了我的新务
任，踏上我的新起点，迎接我的新生活。

6、欲速则不达
我抱着满腔的热情和信心进入了华

东体育竞技指导科，开始了我的专业训
练。罗勃特的那句“剪式过竿与俯卧式
过竿重心相差15公分”的话，是我信心的
重要源头。因为这意味着，如果我把自
己随便采用的所谓剪式过竿动作改为当
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过竿技术——俯卧式，
那么我的成绩就可以接近二米左右。如果
再通过训练，增强身体全面发展，尤其是
提高腿部的爆发力，让自己带助跑单足向
上起跳后离地的重心再向上提高十公分
左右，那么我的成绩有望能达2.10米左右
（1.87+0.12+0.10=2.09），这个成绩在当
时可以排名世界前十名（1957年的世界记
录为2.16米）。（我从未进行过这方面的
专门训练，所以我认为自己在这方面的潜
力还是很大的。训练后的测试证明，我带
助跑向上跳的垂直腾起的高度提高了近二
十公分）我的这些想法以及过于乐观的推
测，常常使我兴奋不己！

然而现实的状况却并非事事顺心。
我面临了事先没有估计到的困难。

一）单打独斗改技术。1957年4月下
旬，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发布《关
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一文，主要是说，
党中央要进行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
及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并动员广大
群众向党提意见。我刚去报到时, 这场运
动己如火如荼地展开，大礼堂、体操房、
篮球馆、食堂，甚至过道走廊的墙面上，
到处都贴满了大字报。这是一场全国性的
政治运动，波及到社会上各行各业，我们
的单位也不例外，天天有大会、小会，声
讨右派，会后大家又纷纷写大字报揭发并
批判。单位内几乎所有的成年人都投入了
这场政治斗争中，大概只有我站在一边观
望。我刚进单位不了解情况，加上又刚
大学毕业，提不出什么意见。队内的训
练工作很少有人关心，因而训练也就无

法正常、系统地进行下去。我的教练吴
之仁先生因为是队内的总教练，也算是
队内的领导，被队内一些老队员贴了不
少大字报。其中所有的揭发材料都是针
对他的训练指导理念，以及所采用的训
练方法与手段。我现在己记不清楚当时
大字报上的内容了，但印象最深的是：
他曾在田径场上用敲打木鱼的方法来训
练中长跑运动员途中跑时的节奏。老队
员们认为这是行而上学的观念，是完全
不沾边的训练方法，是不适合比赛实际
情况的——这些意见多少影响了我对他
的信任。队领导也没有心思去抓训练工
作，吴指导更是无暇顾及我的训练。我
的一股热情被打消了一大半，但我迫切
要求改技术的决心却依然不变。只要有
时间，我就抽空跑去田径场练习跳高技
术。我既不知该如何去改进动作，又抓
不着动作的要领，只好一个人瞎琢磨。
我仅仅是通过形式上的观察试着去学习
俯卧式技术，如：把剪式的助跑从正中
央的垂直方向跑向横竿，改为从侧方向
呈30度到45度角度向横竿加速跑去。我

是用左脚起跳应该从左侧开始起跑，助跑
仍采用七步，大约距横竿垂直距离九十公
分到一百一十公分处起跳。然后上体在空
中侧身倒向横竿使人体俯伏在竿上，并在
竿上方及时做过竿动作。最后人体落在沙
坑上。通过不断努力练习，我终于在形式
上看上去似乎会跳俯卧式了，但是实际上
的收效却不尽人意。因为我不习惯从侧面
跑向横竿，在起跳前又有许多的动作要去
做，而这些动作也没有人教我，所以我的
助跑远不及过去跳剪式那么轻快流畅，而
是常常放慢了助跑的速度力求在起跳前把
该做的动作做出来。这样一来，原来快速
助跑起跳时爆发力足的优点就全部消失殆
尽了。1957年7月下旬，上级安排我们搭
乘海轮去青岛比赛。在那次比赛中我采
用了俯卧式的过竿技术，我只跳过了1.75
米。接下来在市内也有几次小比赛，但成
绩也只在1.75米到1.80米之间。1957年的
下半年，我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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